
柳 青 的 足 迹
张艳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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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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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少年，从他的家乡
吴堡县张家山来到相邻的米脂县。这个小小
少年名叫刘蕴华，少年成长为作家，人们永远
记住了他另一个响当当的名字———柳青。柳
青的成长道路，是在米脂启程的。

少年刘蕴华是被他的大哥———北平大学
辍学返回陕北教书的刘韶华带到米脂东街小
学就学的。已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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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
的大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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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少年的影响非同小可。认字
不全的小小少年，手捧中文版《共产党宣言》刻
苦研读，这是柳青人生道路上一次关键选择。

吕家硷是现在米脂县桥河岔乡一个普通
的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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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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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青年，在参加
了延安整风运动后，响应《在延安文艺座谈会
上的讲话》中发出的“到群众中去”的号召，背
着背包来到了深藏在米脂县山峁之中的吕家
硷乡。这时候，人们依稀从这个青年人瘦小的
身材和炯炯有神的眼睛里，认出他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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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前唱着《赤色少年歌》，参加过米脂反帝抗议
集会和游行的小小少年刘蕴华。他再次来到
米脂，担任乡政府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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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早春，我来到米脂县的吕家硷。
一位乡间老人与我谈起当年的柳青：个头不

高，总是面带微笑，肩背着一个灰色挎包，包
里装着一个本子，听到人们讲话，就会不时地
拿出本子记着。老人当年是一个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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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
孩子。他家门前的川道，那时候流淌着清凌凌
的河水，闲暇时，柳青常常和孩子们一起在上
游拦一个小水坝，然后，让孩子们打开积满水

的水坝，冲到下游的柳青身上痛快洗澡。
当年下乡吕家硷的柳青曾经经历着一场

艰苦环境的考验：没有星点的油水、天天白水
煮洋芋、大半年不带重样的腌白菜、粗糙高粱
米。昏暗狭小的土窑洞，与世隔绝的山窝窝，
找不到人可以交流思想。这让最初胸怀高远、
要做一番大事业的柳青，内心充满孤独、寂寞
和迷惘，时常有一种被“放逐”的感觉。两三个
月之后，大病卧床的柳青，经历了一场激烈的
思想斗争，在放弃还是坚持之间，犹豫、彷徨

的柳青认真地为自己做出了抉择，“在革命队
伍里知难而退是莫大的耻辱。坚强的柳青站
立起来时，将自己真正融入到农民之中：白天
一道下地耕锄，吃在一锅里；晚上叼着农民的
旱烟锅，与农民一起开会聊天，困了和农民就
睡在一条炕上。以米脂婆姨、劳动模范郭凤英
为素材写下的散文《一个女英雄》，发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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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解放日报》；长篇小说《种谷记》也
在这个时期酝酿创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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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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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柳
青奉命东进，随军赴东北开辟新区。他的背包
里装着厚厚的一摞《种谷记》的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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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是柳青第三次来到米脂。
$

个月的深入采访，得到了最生动的素材，为他
创作长篇小说《铜墙铁壁》打下最扎实的生活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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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柳青深入到陕西省长安县，并
在长安县皇甫村落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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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久。长篇小说
《创业史》是柳青继米脂之后深入生活的精彩
续篇。

隔壁吕家硷小学的校长热情地将我引到
学校里，他说，最值得他和学校历届学生骄傲
的，就是著名作家柳青曾经在吕家硷生活过。

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一个身披黑棉袄、活
像一个老农的朴素作家正走在我的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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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游人，到外地旅游，免
不了被地接导游带到玉石店，观玉，
赏玉，买玉。游人大多不识玉，不懂
玉，但钻入“老乡店”的套中，以廉价
购得玉，都大呼上当。使孔子“昔者
君子比德于玉焉”的美誉，化为泡
影。玉的品位，玉的文化，和谐社会
之说从而拉开了距离。

有一次，当我们一队
游人来到玉石店时，我被
店里的工作人员分开，只
身来到经理室。经理大概
迎接游人而去，一本《中国
行政大全》，翻到我们辖区
的页面上，当地领导的尊
姓大名赫然在目，各行政
村寨的面积人口记载详
细。我好生迷惑，是否“老
乡店”又在重演。我来到团
队中间，只见一位经理模
样的人在侃：“我们是老
乡，前不久咱们的县长和
我们在一起吃过饭，我的
姑在三泉水西村。今天晚
饭我安排。”在场的游人无
不惊讶，他乡遇故人，感情
一下拉近了。接着这位经
理拿出一盒玉戒指，
又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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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
戒指，今天送给老乡，
不要钱大家不会接
受，只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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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说着
就往每位游人手里
塞。不明事理的游人
轻易相信了，你三个
她两个买了之后，又花几百元去买
其它玉器。

人们对玉不大了解，但对玉的
价值和地位是熟识的。在琳琅满目
的玉石店，游人对剔透玲珑的美玉，
对雕琢精细的装饰，目不暇接。他们
知道玉石贯穿了五千年的文明史，
传承着五千年的不泯精神，戴在身
上显示着华贵，摆放在家里体现着
尊贵。如果说它是财富，权力，地位

的象征，现在人们又赋予它新的内
涵，它是艺术，是哲学，是道德修养
的表现，象征着高尚的品德。

不能说玉石店没有真品，廉价
的不都是假冒伪劣。但游人在玉石
店买的“老乡”推荐的玉石，拿回家
心里都犯嘀咕。不是物有不值，就是

假冒伪劣。此刻，人们揭
开了“老乡店”的真面目，
对玉石的价值产生了怀
疑。我们不知道玉石店为
什么要用“老乡”的招牌？
对促销有多大的作用？在
这诸多的不知道中，玉石
店得到了什么，损失了什
么？

旅游来到各地，品味
当地小吃，购买当地特
产，工艺品，收藏品，均
在情理之中，有些特产
还能给人一种文化享
受。玉石店是赏玉，购玉
的窗口，本应营造一个
人玉和谐的氛围，而玉
石店老板出奇招，想怪
招，以“老乡”相称，并信
口雌黄，看起来亲热，真
相大白之后，人们把此
作为一种笑谈，而嗤之
以鼻。

玉可比人，玉可喻
事。经营玉石更是如此。
玉石店为推销产品，打
着“老乡”的幌子，招摇
过市，本身就有失经商

的道德，是诚信的缺失。更何况经营
人们敬重的玉石，实在是对美玉的
一种玷污。

玉文化与和谐社会征文，已刊
发十余篇文章，都是对玉的赞誉。拙
文对玉石店提出质疑，是想给玉石
店以净化，透过这个窗口，不仅让人
们看到玉的质地，更看到玉店主人
的诚心，使社会在玉石的映衬下，人
玉更加和谐。

湖边小镇
朱广海

上世纪
*,

年代初，我曾跟俺队里十几个劳
力去东湖割草拾粪，记忆中，住在魏庙的地盘
上。每薄暮时分，我就静静地坐在窝棚附近一个
高岗上，向西眺望。最远的天边，横着条状的金
色云霓。巨大浑圆的太阳在那条云霓上面若有
所思地注视着将要进入黑夜的世界。一行雁笔
直地向上扬着，在它面前缓缓移过。淡淡的紫色
的暮霭渐渐地弥漫过来，把湖罩在一片柔和明
亮的光晕里。湖边的村落
渐渐模糊了，隐没在如磐
的夜色中，万籁俱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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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我在县政
府工作，常去魏庙镇调
研，这湖边小镇沐浴在改
革开放的春风中，日新月
异地变化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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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我又去了魏庙。这里
惊人的变化，让我大有三
日不见、刮目相看之感
慨。

在濛濛的细雨中，我们走进了佟场村。映入
眼帘的，一幢幢漂亮的别墅，黛墙红瓦，错落有
致。街道两旁栽上了绿树，地面上不是绿草茵茵
的草坪，就是水泥路和地坪，几乎看不到裸露的
土地。每幢别墅门前都有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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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的院地，
用乳白色的栅栏围着。里面栽有石榴树、樱桃
树、杏树、柿子树，还有各种花草。烟雨中的绿树
更葱绿、花儿更娇艳。引来蝶飞燕舞。村民们，或
在客厅里弈棋打扑克，或辅导孩子们做作业，或
在中心服务区图书馆里品茗读书，一派祥和景

象。“昔日那低矮简陋的房屋，弯曲泥泞的街道，
垃圾遍地的现象，全然不见了。这新农村，这好
日子，村民们打心眼里高兴。今天的甜蜜生活，
从大的方面讲，得益于党的好政策，从具体方面
讲，得益于运输和劳务。村里运输车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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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辆，中青年人成年累月地在外面跑运输、打工，
忙挣钱。老年人留守田园，侍弄着庄稼，看管着
孩子上学，为儿女守护着他们心中永久的港湾。

魏庙是湖边小镇，“烟
雨轻舟”，原是昔日一景：
酥雨漫天中，透过苍苍蒹
葭，经常能够看到一些打
鱼的叶舟随波上下。现在
映入眼帘的是另一番景
象：一排排高楼拔地而起，
街道宽阔平坦，水泥路面，
街道两旁建立了绿化带，
有乔木、灌木，也有草地，
形成了立体效果，绿意浓

浓，让人神清气爽，心旷神怡。魏庙镇还将要建
成湖区中心镇，总体构想是四面环水，环境优
美；宜工宜农宜商宜居。魏庙人素以胆子大、有
闯劲著称。他们能想到，就能做到。

一样的鸥白苇绿，一样的岸阔湖平，微山湖
风物犹然，涛声依旧；而人世间已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面对种种恢弘壮丽、婀娜多姿的现实景
观，我想，有机缘目睹其当年旧貌，特别是能在
创造奇迹的“进行时”，亲眼目睹建设者的情怀
与万苦千辛，会在赞美之余，悟出一种哲理：人
的创造力真是伟大。

天

山

大

美

周

涛

诸葛亮六出祁山，已属不易；周尊圣十出天
山，当是更难。实际上不只十次，而是十几次。一
个出生在黑龙江的画家，如此钟情新疆，厚爱天
山，就像一个当代的玄奘，跋涉在崭新的丝绸之
路上。玄奘取经，尊圣崇美，他们的精神都是因
为有了自己的信仰而令人感动。正像王洛宾先
生整理的那首民歌唱的，“为她黑夜没
瞌睡，为她鞋底常跑透”，她是谁？是阿
拉木汗？是佛教经典？是王洛宾一路被
吸引西去的民歌？是周尊圣眼里大美
不言的天山？实际上，“她”就是一个人
的信仰，为了爱情，为了宗教，为了音
乐，为了美术，人的一生总要有信的东
西，执着一点，排除万难，才有可能做
成一点事情。什么都不信了，人心里的
那口气就没了，什么事儿也做不成。

周尊圣是揣着那么一口气的，什
么气？志气？不服气？英雄气？说不清
楚，但是可以看得出来，他像是一个充
满气的足球，被命运一脚就踢得飞上
了天山之巅！

我不知道这个黑龙江人第一眼是
怎么爱上天山的，东北又不是没有山。
林海雪原，长白山、大小兴安岭，黑龙
江，亦何壮哉！为何一眼看中了天山，
如见梦中情人，千里迢迢、乐此不疲
呢？个中究竟，只有他自己能弄清。他是特意吃
黄连的人，吃完，他说：“黄连苦口不苦心”，那什
么是心苦呢？心苦又苦在哪儿呢？有了这一点
“心苦”很重要，那一口气才不至于太浮、太飘。

所以，他画天山，舍北坡而取南坡。天山逶
迤千六百公里，北坡阴而南坡阳，北坡松林茂
密，雪水长流，羊群骏马，一谷一景；南坡峰如裂
面，谷如死地，瀚海阑干，漠风孤烟。黄胃先生独

得天山南北之厚赠，北画草原骏马，风雪英雄；
南画毛驴老翁，汲水红裙。尽矣，黄胄一支笔横
扫天山南北，留给周尊圣的只剩下瀚海沙漠，荒
峰峡谷，还有另辟蹊径的表现方式。

周尊圣笔下的天山是泛红的，峰如纵板，岩
似裂木；看似实景，意藏神奇。雄峰竞上，峡谷幽

深，林木尽删，独留峰趣。可谓尽摄南
天山风貌之魂也。至于沙漠瀚海，则笔
下水银泻地，牛奶遗珠，波纹层次，似
可触手，温柔怜爱，不类弃地。沙漠瀚
海也好，群峰峡谷也好，都是周尊圣的
心境。那泛红的山峦是绷着一股劲儿
的，一股劲儿一松，咔拉咔拉都散了。
绷着的那股劲儿是什么呢？是非要画
出点名堂不可的心气。山虽泛红，却传
递出某种悲苦倔强的味道。而那铺向
天边的沙漠波纹，却暗含一丝甜意，并
不燥热，如罩着月光，也像大海边的白
沙滩洁白明丽。

他这个人，可以称得起俊秀，过去
跳芭蕾舞的人，现在在天山之巅用画
笔跳心灵意象之芭蕾，那该是更大幅
度的跨跳和飞翔。这就找到了与天山
共舞的感觉，也找到了与历史晤面的
契机，“此间乐，不思蜀”。然而这种独
享的大美大乐必须以付出筋骨之劳为

前提，不能承受艰辛跋涉之苦者，不能遭遇大
美。

我也是一热爱天山的人，也姓周，也属狗，
比尊圣大一轮。虽只见过一面，被他的创作激情
感染，遂赋诗一首，作为结尾。

天山有大美，谁人能言之？长河落日圆，大
漠孤烟直；笔拔北坡松，墨洗云间池；披髮迎风
立，画坛一壮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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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激 绿 色
刘 芳

绿色，是生命之源，没有绿色，哪有人类的今天。绿色，

不但哺育了我的生命，更激发了我绿色的情感，使我走上了

绿色文学的创作之路。

有一次我去河北省青龙满族自治县的一个小山村去采

访，发现那里的集市全是妇女，一问才知道，自从实行联产

承包责任制以后，男人都上山干活去了，赶集上店全靠妇

女，所以，这里的集市被谑称为“山村嫂子集”。 女人们

平素就有好打扮的习惯，现在生活好转了，又赶上逛集

市，个个都像赛花似地比着穿。她们足登绣花鞋，身穿花

裤褂，头戴新采来的野山花，肩挎荆编的小花篮……从头

到脚全是花！莫说是在上个世纪的 80年代，就是在当今

看了这情景也觉着很新鲜。这花花绿绿的情景，在一篇通

讯中很难完成。从小就酷爱文学的我，像速描似地学着写

了篇散文《山村“嫂子集”》，没想到很快就在《人民日报》的

副刊《晨光短笛》栏目上发表了。这是我第一次刊发散文作

品，从此，我就不断地在各大报刊上发表绿色文学作品了。

我从小就喜欢绿色，这不仅仅是因为我生长在山区，更

是森林像母亲的乳汁一样哺育我成人。小时候，家境贫寒，

但我家的后山上有一片蓊郁的白桦林。我们几乎是靠着桦

树度日。每逢到了春天，姐姐总是领着我采桦叶做菜团。我

们从早采到晚，翠绿的叶子总也采不完。冬天把树皮剥下

来，像一张张白色的夹板纸，结实而又挺脱。大人们把它围

成筒装东西，或成块地对起来当炕席铺。不过，更多的时候

是把那薄薄的桦树皮卷成细长的卷儿，当蜡烛点。长长的桦

烛，噼啪作响，幽香扑鼻，照得满屋生辉。

人与绿树，有着如此相依为命，灵与肉的交融，能不为

绿色欢呼和敬畏吗？从此，我不停地朝林区跑，那是我精神

灵动的家园，只有走进一尘不染的林区和绿树，我才如同回

到了可以信赖和依存的港湾；才可以远离疲惫和浮躁，让心

灵得以宁静和休闲。此时，我静静地躺在林中，那丛丛的绿

树，那茸茸的嫩草，那鲜丽的野花，那百鸟的啁啾，仿佛是我

一生中所见到的最美的诗，最好的画，最浓的酒。我像是依

偎在母亲的胸膛，是那样地惬意和恬畅。看白云悠悠，听林

涛作响，使我感到生命的充实，心灵的自由，人生的坦荡。一

切利禄功名，早已烟消世外，我，不过是大自然中的普普通

通的一员。

别人的文章是用自己的才能和智慧写出来的，而我是

迈开双脚“走”出来的，我是“脚板子底下出文章”。寒冬腊

月，坝上林区早已是一片冰冻，当时的气温已降到零下 40

多摄氏度，大雪纷飞，道路断绝，但我听到即使在如此恶

劣的环境下，高山顶上仍有一对小夫妻日夜坚守在瞭望

台上，时刻都在观察火情，保护着一百多万亩的大森林，

已经有三个多月没有下山了，完全与世隔绝，感动得我久

久不能平静。出于一种对森林防火人员的无限崇敬和使

命感，我不顾林场丁书记的一再劝阻，执意要到高山顶上

去探望。我独自一人，扒开一米多深的积雪，硬是用双手

开出一条雪的“巷道”，爬上雪山，看望和采写了这对不畏

风寒和艰险的护林防火人员，写出了报告文学《夫妻望火

楼》和散文《高山顶上有人家》。

30年的改革开放，祖国已

发生了巨变，我个人也因绿色

而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出版了

《刘芳绿色散文选》《绿色的乐

章》等散文集。我怀着一颗感恩

的心，永远感激绿色！

叠 石 桥 见 证
顾伯冲

叠石桥，位于长江入海口北侧的江海平原。这个
过去在县级行政区划图上找不到的偏僻村落，正因
有了这样的一座“桥”，才成为“华夏绣品第一镇”而
享誉海内外。

说起叠石桥，当地人有着许多淡不了的记忆。清
道光年间，这里一家砖窑主在横河西端的拐弯处，筹
资架起一座木桥，沟通东西。后来，桥身改用青石板，
桥墩用小石座“井”字形叠起，构建成弓样的小桥横
跨两岸，故而谓之“叠石桥”。从我记事起，印象中的
叠石桥东端有个很小的市场。

据当地老人讲，这里从上世纪
+,

年代开始，就
有少数农户拿来蔬菜换些油盐酱醋等，有些人还偷
偷地编些竹器、芦器等产品搞买卖。由于地处两县交
界，小商小贩善于在这个“夹缝”中求生存，经营的品
种逐渐增多，使这里慢慢成为农工副产品集散地。尽
管交易的数额不是很大，但商贩们的心里始终处在
忐忑不安之中。那时，要是谁来个恶作剧，在早市上
突然喊声：“市管所来啦！”准会使他们吓得面如土
色，旋即逃之夭夭。

上世纪
*,

年代末
$,

年代初，农村自由市场管

制开始有些松动，叠石桥也一样，经营摊位上的品种
逐渐多了起来，开始出现了手工艺品，如枕套、猫盆
之类。市场的魅力在于不断地牵引着人们的创造力。
后来，这里的绣花女不满足于一针一线地刺绣，做些
小裙子什么的，将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中国绣圣沈
寿的技艺，与刚刚开始普遍的缝纫机结合起来，实行
半机械化的生产加工，生意日益兴旺。就这样，由几
户发展到几十户、上百户，不到两年，叠石桥露天绣
品市场已形成，“小香港”之称随即也传遍了江海大
地。不过，叠石桥两端的执法人员还经常去割资本主
义“尾巴”，经营户只好与他们玩起“捉迷藏”的把戏。

在当地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当时，有家
国营饭店的一位姓周的经理敏锐地感觉到叠石桥的
潜力，便着手租地盖了个小饭庄，一是方便南来北往
的客户，二是看准了这里不断增大的利润空间。谁知
店面还没有盖起，当地的工商、税务、公安人员就前
来阻止。一时间，周经理急眼了，不知从哪里来的勇
气，连珠炮似地向他们发问：现在中央政策是允许跨
地区开发、竞争，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盖屋开店有何
不可？一下子把对方问“哑”了。就是凭着这掷地有声

的“三问”，不仅在一个礼拜内将几间屋盖成，并
且热热闹闹地开张营业了。到了

$,

年代中期，
我所在的那个乡成为苏北的第一个“亿元乡”，
似一颗明星在江海平原冉冉升起。

转眼到了
",

年代中期，我因于工作变动调
往北京，顺途回了一趟家乡。也许是出于一种本
能的怀旧心理，本想去看看当年曾多次涉足的

几个店铺，却早已荡然无存了。绣品贸易区内，分着
好几个厅，原来善闯市场的家乡人已把触角伸向海
外，许多农民企业家以叠石桥市场为基地，奔赴罗马
尼亚、南斯拉夫、匈牙利、南非等

%,

多个国家和地区
经商办厂。
“前水复后水，古今相继流；新人非旧人，年年桥

上游。”叠石桥见证了时代的跌宕起伏，万千气象。它
的每一次腾飞与巨变，总是与这个社会悲喜与共，与
思想解放的进程同频共振。

又是
%,

多年过去了，我有机会回到家乡，第一
紧要的便是去看望那小桥。啊

-

小桥呢？它躲起来了？
原来已换成了雄浑的大桥，桥墩还是用石块叠起。它
正敞开胸杯，汽车的呼啸、摩托的笛音、自行车的叮
零，合奏着生意的交响乐；南来的绣品、花布，北往的
被子、窗帘、床罩，操着不同口音的人在这里讨价还
价、成交、打包，绘出交流欢悦图。

如今的叠石桥不仅是一道风景，也是一条纽带，
桥沟通着世界，也连接着希望。就是这座桥，在江海
平原上极普通的桥，然而它决不平凡，多少人通过它
走向富裕，迈进文明。

煮 汤 圆
谭慕平

汤圆本属家常便饭，可有一次
吃汤圆却常常引起我经久的反思。

那一年父亲尚健在，妻上班时
在桌上留下几个生汤圆，给我和老
父亲早膳。那时烧的是煤基炉，火
力不大，圆子下水后，老不见浮，我
便要盛起来。父亲略带犹豫地说，
要等浮起来才熟吧？我自信回答，
不，我懂。见我坚持，爸便不吱声
了。

到了中午，妻随问：“汤圆好吃
吗？”我回道：“我看爸爸吃得蛮有
滋有味的。”“浮起没有？”“还要
浮？”妻子停下筷子：“那就是没等
浮起来，这不夹生吗？自以为是，不
懂装懂。”

午睡时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
不着。我清晰地想起，读初中时，美
术老师要同学们学雕刻印章，我家
贫买不起，便想了个坏主意，把父
亲那颗图章磨去了名字，刻起自己
的名字，得到老师好评。正自得其
乐，父亲察知此事，勃然大怒，举手
抽了我一巴掌。可如今，时过境迁，

父亲却不敢坚持汤圆浮起
才熟的正确观点，不再正
面指点我，反庇护着我，到
底为什么？

许多年过去了，这煮
汤圆事件，却怎么也抹不
掉，老是在脑子映显。迫使
我不断反思，渐渐想起父
亲的一生，劳累终身，东跑
西颠，苦挣两个钱养活一
家五六口人，供我吃穿，供
我上学，我犯了错，打我一
巴掌理所应当。父亲迷信
命运，为了改变命运，多次

改名：志明，益民，震呀、发呀什么
的，你毁了他的印章，岂能不怒？与
他的也即全家的命运攸关呀，打
我，当然理直气壮！可现在呢，他退
休了，拿着微薄的工资，从乡间小
学来到省城的儿子家，他自觉矮小
了、虚弱了，低声下气了，不敢坚持
正确意见，跟着儿子指东说东，指
西说西了。世上之事难道真会因金
钱地位改变原有的父子、亲戚、朋
友关系吗？

从煮汤圆这件事中，我吃惊地
悟出一个道理：人的关系是双重
的，既是道德、人伦的，又有财产
的、权势的，谁服从谁呢？这本是不
该问的，自然后者要服从前者。但
是，儿子、小辈常常因地位升高、财
产增多而气壮腰挺，小视、低视甚
至轻视自己的长辈，自然也就产生
了许多不幸的矛盾，导致纠纷、不
孝甚至惨案的发生。岂不知汤圆浮
起来才熟，这是不变的真理。儿子、
晚辈应该永远尊重父辈、前辈，这
也是永恒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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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章故郡

豫章郡域古扬州，
楚尾吴头史册收。
门守定南虔州府，
闽庭粤户更风流。

赣粤古桥

柱石天成桥作舟，
赣边驿道马车稠。
客乡胜迹谁堪比，
惟有燕南古赵州。

客家围屋

四角碉台卧虎形，
土楼围屋现风情。
千年迁徙栖身地，
喜见今朝国运兴。

赣南烽烟

烽烟往事忆当年，
抗暴清规战赣南。
十万太平才席卷，
赤旗更举斧和镰。

京九铁路

莲塘古塔望长安，
不叹可怜无数山。
铁甲飞龙穿隧过，
京畿南国一日还。

采茶乡曲

乡曲腾欢是采茶，
声情并茂乐千家。
客家巧笑明眸女，
曼舞轻歌锦上花。

云台胜景

岭北云台晓色开，
森森古木漫天来。
果林新辟休闲地，
云雾新茶更晋财。

九曲山庄

东江源自九曲河，
两岸幽篁绿婆娑。
港粤同汲一江水，
山庄喜唱客乡歌。

梨桔之乡

历市天九新龙塘，
香梨蜜桔满庭芳。
鸡鸣三省儿时梦，
牵入方舟老诗囊。

改
革
开
放
三
十
年

杨
春
长

改革开放三十年，
山山水水换新颜；
革除旧弊改旧制，
换天换地换人间。

领袖胆魄智接天，
拨乱反正播福田；
敢想敢作敢为先，
神州儿女谱新篇。

军民团结力无边，
和谐社会万花园；
赤橙黄绿青蓝紫，
雄心慎步莫等闲。

改革开放三十年，
新势新业新起点；
壮丽蓝图已绘就，
贯彻科学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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